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以下是吴凤奇的唱词，言被周子琴的美貌所吸引，最后一句是：  
  且不言吴凤奇暗暗夸赞，（子琴唱）周子琴在门里早已留神。……  
  以说白为主的戏，叙述故事的语气更为浓重，请看《高成借盟嫂》中的一
个场面：  
  （旦白）外边何人叫门？你快开门吧。原来是当家的回来咧，待我与你开
门。你可回来咧。我不回来，我还死在外头不成吗？到屋里再说。（生白）大
哥来了，大哥请坐。咳，是兄弟来了，坐着坐着，自己兄弟，不要客气。大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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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天耍的如何？到也不错。盟弟来了，还不做饭拿来？  
  这种情况，似还是二人“对口”阶段，即无论角色多少，其声口均由生、
旦二人模拟。到真正的戏剧扮演，角色便不敷分配。不过模拟声口就是装扮的
雏形，代言的前身，上述场景，只要多加一个演员，问题就可以解决。所以说
唱艺术中模拟声口，已经具备了戏剧艺术的基因。  
  胡沙《评剧简史》说，从“对口莲花落”发展到评剧的关键是“拆出”，
“‘对口’演《大西厢》，是一男一女上场。西厢中本有张生、莺莺、红娘、
老夫人；还有和尚、白马将军等人，这一切人都由这两个演员包了。他们按故
事的发展，一会装这个人，一会又装那个人，只要把动作变成那个人的样子就
行了。……可是变成了‘拆出’，就要一个人专演一个角色，因此也必须每个
角色有每个角色的动作和腔调。”“从‘对口’到了‘拆出’时期，就有了
《小姑贤》《杨二舍化缘》《小王打鸟》等优秀的民间文学剧本。”这与我们
的上述分析相一致。  
  问题是，宋元南戏、金元杂剧早就是“一个人专演一个角色了”，为什么
不拿现成的《西厢》剧本（或改编）演出，而要再从说唱向戏剧过渡一回？难
道民间艺人从来不去理会我们的“文化遗产”吗？看来也不象。《王翠英观
花》是一个典型的“过渡型”剧本，其开头、结尾，明显摹仿元杂剧以来传统
剧本的“自报家门”和“下场诗”，如结尾：  
  （小生）闭门家中坐，熟读孔孟书。小生刘玉生，昨日求婚未允叫人愁
闷，正然念此亲事，获得喜报，婚已允准，文明办理。我父通知亲友，就今日
良期，以候迎亲拜堂。（老生白）千里姻缘一线牵，（老旦白）月下老人暗中
裁。（小生白）从此夫妇多欢乐，（小旦白）惟望白头到百年。（同下）  
  但作品的主要部分，则是小旦一人的大段独唱。前一半“观花”，采用民
间歌谣“十二月”的基本形式，没有什么情节。后一半写生、旦相会，却用一
人叙述故事，连“对口”的阶段也说不上，如：“主意一定把花亭下，迈步出
了花园中。不言小姐书房奔，再说公子刘玉生。”“小姐说本草药性未看
过，……不知你得的什么病，叫我怎救你的性命？公子说我得这病有一比，比
作商林那位学生……小姐说那本是金童和玉女……”  
  这样的例子，不仅可以在越剧、黄梅戏、花鼓戏等剧种中找到，更典型的
还有五、六十年代从二人转发展而成的吉剧，以及正在上演的藏剧等。看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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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剧史不象我们以往想象的那样是用时间链连接先后的。这样，近代地方戏形
成就有了戏剧起源的意义，戏剧人类学也便有了它的用武之地。 
 
